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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光水色到通州云光水色到通州
陈鹏飞

新大运河散文

鸟鸣清脆鸟鸣清脆
郭之雨

郭之雨，2020 年开始散文创作，
在《工人日报》《北京日报》《河北日报》
等报刊发表散文200余篇。

运河臂弯里，一大片树林，绿油
油的树冠，舒展在雁娇头顶。没什么
风，树却哗嗦哗嗦作响。

一声披肝沥胆的鸟鸣，打破宁
静，那清脆的叫声，像是泉水从太阳
上叮咚泻落。紧接着树梢上腾起一片
鸟影，忽高忽低，叫声如潮，唱开了
这片无垠的幽静。

这片树林又高又深，多是杨树，
边边角角偶尔有几棵榆树或槐树，抑

或悬铃木。雁娇从记忆里搜索，这里
本身就是一片林子，烘托着这个丰富
多彩的世界。

林子脚下，是运河水，躺在弯弯
拐拐的河槽里，波光粼粼。去过一个
有山有水的县城游玩，一座小桥上有
诗句，“双桨剪破明镜”，到现在还耿
耿于怀，觉得作者把水写死了，写成
了一堆碎玻璃，怪可惜的。

雁娇坐在浓荫下，很美，白色的
连衣裙，裙摆铺展，像一朵盛开的白
莲花，雁娇宛若这朵莲花的花蕾。她
拿着英语课本，驾轻就熟，妙语连
珠。恰巧，头顶上方，一只百灵叫
着，似一块流动的彩玉，在墨绿间若
隐若现。不知道的，以为鸟和鸟对话
呢。

鸟声依然。堤坝上，雁娇看到一
个胖乎乎的男孩走过来，左肩挎着军
绿色背包，拎着鸟笼和低音炮。她警
觉，男孩的来意和去处？男孩站住，
在原地乜乜踅踅，终于走进林子。在
林子转了几圈，窸窸窣窣打开包，在
两棵树之间张好网。撅起嘴学鸟叫，
蠷——咕咕咕，叫声连一串，清露似
的，沁得雁娇心里一亮，刚要沉静下

去的林子又荡起波浪似的鸟叫，在树
间载鸣载飞。男孩顺便掏出手机，蓝
牙连接，一刹那，林子里连绵不断，
各种鸟声，鸣唱不止，抑扬顿挫，嘹
亮，圆润，婉转。

然后，男孩隐藏在一棵大树后
面。雁娇放下英语课本。她敢断定这
是城里的男孩，城郊的孩子不捉鸟，
想听鸟声，出门，往哪儿一站都会快
意盈怀。

接近中午，太阳鎏金，林鸟慵
倦，正是诱鸟的好时机。

今天对雁娇也算意外，她从记
事，就认为这个地方是她的地盘，包
括这片树林，包括这段运河。甚至在
她烦躁的夜晚，月光如珍珠般洒落在
河面上，点点光辉与天上的星子相互
应和，不知是天上的星子落到了运
河，还是人间的珍珠撒进了天河。在
这里，那些云愁雨怨，统统可以抛掉。

男孩是城里人。男孩爸爸很富
有，据说家产能买下市里半条商业街。
但烦事也多，他解压的方式就是带上
男孩和老婆，沿着蜿蜒的河堤徒步走，
走到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那天就来
到这片树林。男孩像蝴蝶飞进百花园，
清脆的鸟声，让他欣喜若狂，满眼流
光溢彩。回家后，爸爸为他编了好多
鸟笼子，可以捉好多好多鸟，可是至
今还空着，他爸爸真是太忙了。

其实城里和城郊之间，就隔着一

个“和”的距离。雁娇周一到周五，
在市二中寄宿，周末回家。男孩在走
自己的路，每一步，都走得挺好，他
告诉妈妈，周末出来走走，就走到这
里。

鸟叫声忽然静寂，当低音炮再度
响起时，画眉在草丛里叫，柳莺在灌
木丛里叫，百灵在树上叫，斑鸠在竹
林里叫。叫声婉转热情，如洞箫横
吹，如流水琮琤，如小号笛鸣。

男孩凝神凝视着棕丝绳网。
雁娇凝神凝视着大树后面的男

孩。
哧溜溜，树间骤间溅起一串鸟

鸣，一点黄光一闪跌落绳网，男孩睁
大眼，一跃而起。他放低绳网，小心
翼翼把黄鹂放入笼子。

男孩兴奋得眼睛锃亮，雁娇却有
些不愿意了。

太阳正中，像被树梢托着，风
“嗖嗖”地穿过树叶，在地上扔些晃
动的暗影。男孩沉浸在满足里，他匆
匆收拾绳网，一转身，一棵亭亭玉立
的小白杨耸立面前，白色连衣裙没沾
染过风尘似的，美出一种别致，让他
一下子联想到麦田里一朵含苞待放的
青菜花，又清秀又俊美。雁娇看着男
孩，男孩下意识地把鸟笼藏在身后。

雁娇毫不客气，凶巴巴地质问男
孩：“还藏，还藏，我盯你很久了，
你太没爱心，你看这么多人，有一个

网鸟的吗？这片林子，少了鸟，就少
了美妙的歌声，没歌声的大自然多单
调？再说，这是只小黄鹂，鸟爸鸟妈
失去孩子会多伤心，你想过没有?”

男孩语塞，吭哧吭哧，脸憋得通
红。

雁娇继续说：“你把笼子拿出
来，如果小鸟跟你走，它肯定在里面
很乖顺。”男孩把背着的手移到前
胸，那黄鹂围着笼子边，绕来绕去，
偶尔一下像小姑娘撩起裙裾似的把两
翅乍开。雁娇说：“你看，你看看，
它多挣扎，也不愿跟你回家，放了它
吧！”男孩还在犹豫，雁娇又说：“你
不放，我就回家叫小叔，和那个痞子
二嘎，把你鸟笼砸个稀巴烂。”

男孩想了想，把鸟笼递到雁娇手
里，雁娇打开笼门，微微一扬，扑棱
棱，头顶便响起一串欢畅的鸟鸣，一
道黄色的影子冲天而去。男孩接过空
鸟笼，怯怯地问：“你真会叫你小叔
来啊？”雁娇咯咯笑着说：“假的，吓
你呢。周末再来玩吧，只要不逮鸟，
怎样都行！”雁娇说着，弯起食指伸
向男孩，男孩也弯着食指伸过来，这
么一勾，便有了一个承诺。

又是周末，天高云阔，太阳高
悬，银亮银亮的，给万物涂上一层透
明光泽。运河水波澜不惊地流，岸边
树林里，那个男孩举着相机，雁娇自
然地走进了他的镜头里。

※

没有虚构的成分，月光下的
河流，讳莫如深。在
一首词里隐遁，在
热爱的土地上，孤独的影子
独具风骨

※

花开有声，鸟鸣包裹的家乡
风在流淌，水在流淌
半掩半开的心
在人间的辽阔处
捡拾一条河流涌动的美

※

一株菖蒲与一根芦苇的修辞
来自内心的坚持，而尘世苍茫
一条河流的底色，或许只是

“从我们的生活，带走了
一部分潮湿”

※

我知道，向前走一步
离河流就近一步
就如我知道，一个虚词
就能演绎
一条河流的荣衰一样

※

阳光的碎片匍匐水面
“河水越发明亮
解释着天空的简静与辽远”
与一株行走的植物叠合

※

潮湿的空气，河流的呼吸
与露珠的梦境相融
长长的影子
微颤着，远处的黎明
渴望阳光的叙事

※

落日的铜镜负载一颗燃烧的心
天空下的河流，放大了苍茫
隐喻的光落在草尖，一朵
走丢的花褪去虚妄
撕裂的疼痛跌入尘埃

※

我们谈论农事与庄稼
在节气的波纹间穿行而过
听得见
每一朵花盛开的声音
看得见
果实累累的景象

※

在低处行走，把恣意和曲折
九转得顺风又顺水
一条河流，把一条河流的
全部和所有倾泻而出
那些忽略的，被两岸的庄禾带走

※

风沿河的方向吹来
所到之处，鸟语伴着花香
万物葱茏，庄稼丰稔
奔跑的河流有飞翔的欲望
流水的乐音让一截截光阴立起来

※

云在水波上飞，水波依在云端
时间在飞逝。有虫鸣低吟
有风轻盈划过，有我独语的诗句
沉默着揉碎，一滴水的鸟鸣
在狭长的河面，在无尽的辽阔间

※

我看见河流的呼吸
在一尾鱼的腮上开合
我看见草木涌起的暗流
在水波的唇角荡漾
尘埃里的亲历者，看见
我的颠簸，一路向前

※

沙漏般的光阴，无法描述
独行的寂寞在下一个黎明翻转
慢慢翻阅的日子将蒙尘的筋脉反复漂洗
可以接受雷鸣闪电
可以接受蝼蚁暗疾
可以在流动的声音里打发最美的时光

汉诗

眺望眺望
一条河流一条河流
官 华

一座城市的性格，体现在青砖垒砌的
窄窄长长的胡同里，体现在斑驳且带有锈
迹铁环的门扇上，体现在长满青苔的石板
路上，体现在纸页发黄的史册上，体现在
一辈辈人的口口相传中……一路走来，
沧州，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无论是血
雨腥风的摔打，还是商贾云集的繁盛，
都以倔强的姿势成长着。

沧州的性格始终与水相生相伴。水
是咆哮的、不屈的汹涌澎湃的、勇往直
前的。这也成就了沧州人的性格。据史
料记载，元代，御河在沧州一带“水面
高出平地”，雨频时，沧州房屋、庄稼、
树林都淹没在洪水中，到处芦苇荒滩，
仅沧州古城内外，有险工 15处，红孩
口、南草坝、火神庙等，都是决堤险
处。堤溃淹城，百姓生活困苦，在长期
与水患的搏斗中，形成了沧州人不畏困
苦、顽强生长的性格。同时，由于沧州
是明清时运河上著名的码头，各种文化
在这里碰撞交流，大南门外成了沧州武
术交流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百姓为了自
卫和谋生习练武术，随着时间的累积，
沧州有了50多种武术门类、拳械，也便
有了沧州最大镖局成兴镖局，走出的李
冠铭、刘化龙、大刀王五等著名镖师，
有了“沿着条河走春秋”走南闯北的杂

技艺人。
近几年，在寻觅这座城的红色基

因过程中，我看到了它如水的性格，
坚毅勇猛，不屈不挠。青沧战役的激
烈、沧县东卷子村的激战、青县二十
里屯的抗敌斗争成为新中国成立的前
奏。在胜利公园、在马本斋纪念馆、
在赵博生故居……这些红色基因一直在
沧州这座城市中传承着，成为沧州人勇
猛无畏精神的图腾。

其实，沧州城的性格里也有水的柔
和。取南川楼下暗泉水而酿成的沧酒，
醇厚绵软，成为全国名酒，获“南绍
兴，北沧酒”美誉，是馈赠贵宾的佳
品。沧州城因有名酒而增添了几分豪气，
沧州人也在沧酒的滋润中多了丝丝柔情，
乐于助人，侠义忠勇。明清时，沧酒成了
城市的名片。清人钱谦益有诗：“君初别
我新折柳，归帆约载长芦酒。今我南还又
早秋，也沽沧酒下沧州。轻舟一叶三千
里，长瓶短瓮压两头。”无论官商还是名
仕，都在沧酒的醇香中聚在这座城市，
沧州纯朴、豪气、容纳百川的城市性格
浸润着他们，使沧州的名气沿运河两岸
向全国传播，以致在多部名著名篇里都
能找到它的身影。

正因沧州兼备刚柔并济、豪爽大气的

性格，沧州城才成为运河沿岸的一颗明
珠。“北拱幽燕，南控齐鲁，东连渤海”，
当清早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这座古城，当勤
行的手艺人陆续走向街市，城市开始在劳
动者的忙碌中苏醒。这个明清两代重要的
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即呈现一派繁盛景
象，商贾云集，文化昌盛，漕运码头舟来
车往，舳舻相接蔽水，帆樯林立映天，纤
夫的喊号声此起彼伏，装卸的脚行肩负重
物，弯腰爬坡，岸上百货堆积，你呼我
唤。正是有了这百样货物，主城区里便有
了牛市街、缸市街、锅市街……各式各
样的叫卖声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映
在每个市民的笑脸上。

沧州这座城市的性格还与盐有着密
切关系。沧州城于明洪武二年 （1369
年）迁入运河边，而这一年，长芦都转
运盐使司也开始设在沧州。以长芦镇为
治所，统管渤海西岸全域盐政。而今复
建的南川楼，正是当初长芦都转运盐使
司的办公署。有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抒
发宏大志愿，倾吐喜怒哀乐，留下传世
诗作。明人冯惠《登沧州南川楼》诗：

“危楼新建枕芦洲，过客登临即胜游。倚
醉北瞻天柱近，凭高东望海门悠。”此诗
在赞美沧州的同时，也体现了这座城市
因濒临渤海而博大宽广。

沿园博园、大化工业园区、百狮园、
南川文化街区一路走来，临水栈道观景，
俯首便是鸟儿戏水，花开凌波，抬头望
去，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三楼高耸
入云，气势恢宏。移步即景，每一处都显
现出沧州城特有的魅力和不凡的气势。

缓缓的一条运河，宛如一
条玉带，缠绕着京津冀。每次
去北京，总要到通州运河边驻
足。

京杭大运河通州段位于通
州北关拦河闸桥至通州西集
镇，全长 42 公里，秦代称沽
水，隋代称潞水，元代称潞
河，清代称北运河。历史定格
在 2021年 6月 26日，大运河北
京段 40 公里河道正式旅游通
航，从四面八方来通州的游客
可乘坐游船饱览古运河新貌旖
旎风光，体验运河文化的独特
魅力。

京 杭 大 运 河 北 端 点 在 通
州，早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就
已明确。 2015 年，经多方论
证，通州区政府于北运河、通
惠河、温榆河、小中河、运潮
减河五河交汇处立下了“京杭
大运河北起点”标志碑，正式
确立通州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

大运河通州段的端点北关
拦河闸桥，既是京杭大运河的
终点，也是北运河的起点。北
关拦河闸桥是京杭大运河最北
端的“运河源头第一桥”，建于
石坝码头旧址，七孔弧形拦河
闸采用“桥闸一体”的建筑模
式，闸门隐于桥下，桥体的形
制和装饰依照古代造桥式样。
其与运潮减河分洪闸共同构成
北关分洪水利枢纽，是北京东
南防洪除涝工程的重要设施。

从 2014年大运河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到 2017年的
北京段运河保护擘画蓝图，再
到两年后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城
市定位，枕水而居，伴水而
生。2022年京杭大运河实现了
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古老运
河迎来了新生。2023年，北京
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千百
年来，大运河不但是一条流动
的水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文
脉。“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
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
一支塔影认通州。”200多年前
清朝诗人王维珍沿运河北上来
京，留下的这首著名诗篇如今
读起来，仍能感受到其中蕴含
的运河韵味。诗意如同岁月的
痕迹，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心
中。

在这里，漫步在古色古香
的街道上，感受那份独特的京
都风景。两旁的店铺琳琅满
目，从传统的手工艺品到现代
的时尚潮品，应有尽有。你还
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
吃，充分满足味蕾的享受。

如今的运河城市不仅是商
业的繁荣地，更是文化的聚集
地。这里有博物馆、艺术馆和
剧院，定期会举办各种文化艺
术活动，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和艺术家。他们在这里
交流思想，碰撞灵感，为运河
城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夜 晚 的 通 州 更 是 绚 丽 多
姿。沿岸的灯光璀璨夺目，与
夜空中的繁星交相辉映，宛如
梦幻。乘坐游船，可以在运河
上欣赏夜景，感受那份夜色的
宁静惬意和浪漫。

在古老的北京，每一座塔
都有它独特的故事和历史。通
州也因为一座塔而名扬四海。
这座塔就是被人们称为“通州
之魂”的燃灯佛舍利塔。这座
塔高大雄伟，巍峨耸立，仿佛
一位沉默的守护者，守望着通
州这片古老的土地。每当夜幕
降临，塔影婆娑，仿佛一支巨
大的画笔，在夜幕上描绘出一
幅幅神秘炫彩的丹青水墨。

这座塔建于辽代，历经千
年风雨，仍然屹立不倒。在漫
长的岁月里，它见证了通州从
一个小县蜕变为一座繁华的城
市。这座塔不仅是通州的地
标，更是通州的象征。在通州
人的心中，这座塔代表着坚
韧、毅力和不屈的精神。

如今，通州已经发展成为
北京的副中心，这座塔也变得
更加引人注目。每天都有无数
的人来到这里，欣赏它的美
丽，感受它的魅力韵味。

一支塔影认通州，这座塔
已经成为通州的一张地理名
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
这里感受城市的魅力。

清晨，曙光初现，大运河
便迎来了新的一天。河面上，
雾气缭绕，如同仙境一般。阳
光透过云层，洒在波光闪闪的
水面上，犹如万道金光在跳
动。这样的美景让人仿佛置身
于诗画里，欣欣然陶醉其中。

大运河两岸，绿树成荫，
繁花似锦。春天，杨柳依依，
鲜花烂漫；夏天，莲叶田田，
荷花亭亭玉立；秋天，红叶满
天，层林尽染，漫河碧透；冬
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四
季变换，景色各异，大运河一
年四季都有独特的风光。

大运河通州段河流宽阔，
水流平缓，两岸绿树成荫，景
色宜人。大运河畔，古老的码
头、桥梁和船闸举目可见，大
运河沿线万寿寺、八里桥等 50
余处闸、桥梁、古遗址、古建
筑遗产点位，组成一条璀璨的
文化带。这些都是历史的见
证，诉说着大运河曾经的繁华
与今天的辉煌。

风从运河吹来，微微轻拂
着脸颊。迎着春日的暖阳，站
在这座造型如运河之舟的中国
运河博物馆前，我陷入了深思。

大运河沿线串联起来的这
30多座城市，潋滟春波，姿态
万千。千里运河，逶迤前行，
穿越 2500 多年，蜿蜒 3200 公
里。岁月的蹉跎，千年的俯
瞰，如今，这云光水色的运
河，终于是再一次润泽了通州。

读城

沧州的性格沧州的性格
赵金刚

偶看微信，得知由沧州日报与沧州
市作协联合主办的沧州市首届“新大运
河文学”发展研讨会举行，不禁眼前一
亮。

我为这一大胆、积极而及时的举
措，由衷点赞。众所周知，一个文学现
象的形成，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
样，有赖于当地的历史文化、地理区
位、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的滋养和熏
陶。一条大运河，流淌千年，蜿蜒千
里，理应有、实际上也已经有了独具特

色的文学现象的存在。
作家，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张

邮票、一口井、一个地儿，正如鲁迅
的“鲁镇”、陈忠实的“白鹿原”、周
立波的“清溪村”、路遥的“双水村”
等。因此，“新大运河文学”这一概念
适时地提出，无疑使作家们加强了对
大运河的自觉、自省的意识。让作家
们，以更深情的目光投向这片土地，
以更深邃的思想思考这湾碧波，从而
写出特色、写出风格、写出气派。这

一概念的提出，将对沧州的文学创作
起到一个不可估量的聚合、引爆与推
动效应。

当年的“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形
成，同孙犁先生的扶持引领分不开，同
他所支持的《天津日报》副刊分不开。
多年来，《沧州日报》 开设 《运河人
家》等文学版块，作为一个阵地、一处
码头、一块苗圃，致力于以文学形式弘
扬大运河文化，培养作者队伍，推出可
观的优秀作品，功不可没。我相信，在
《沧州日报》以及沧州市作家协会的倾
心召集和精心运筹下，亮出了旗帜，就
可以号召人马，一路出发。

因此，“新大运河文学”概念的提
出，是开始，是集结，更是绽放。


